
30位90后艺术家齐聚上海，呈现超70件多元文化作品

7月20日至10月8日，群展“跨级社区”在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展出。30位艺术家带来了70余

件作品，大多为近两年新作。艺术家包括策展人陈鋆尧在内，都是90后乃至95后，但策展

人更希望强调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拥有“非单一文化背景”的中国或华裔艺术家。

他们在全球化浪潮的过程中长大，见证了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随之也面临着一些前所未

见的情况：局部地缘冲突、不同文化属性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大家从地理边界中解

脱出来，更强调个体精神上的相似性，“自我认同”、“身份归属”、“情感共鸣”成了他们创

作中的关键词。

开幕后不久，我们与同作为“跨级社区”一份子的策展人陈鋆尧、油罐艺术中心负责人乔丹

进行了对话，并远程连线了4位参展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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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级社区”展览现场

油罐艺术中心，上海，2024

在这次展览里，可以看到一些年纪尚轻、却已在国际上耳熟能详的艺术家：生活在纽约的方媛、

很小就移居爱尔兰的杜京泽，还有生活在德国的王茜瑶……

再仔细了解这份艺术家单，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拥有“非单一文化背景”，即在多

个国家拥有学习和生活经历的中国或华裔艺术家。策展人陈鋆尧借展览提出了“跨级社区”这一概

念，指代一种全新的、极具时代特色的聚集模式。

展览由二层空间组成，一层是“拥挤的人群”，二层是“超级社群”，这两个名称其实是社会学已有

的概念，它们共同组成了“跨级社区”。

一进门就是宛超前两件大型作品，多层图像叠加起来的日常碎片式空间。画面传递出一种这个时

代才拥有的互联网美学特征，拥挤的人们和各种当代工业产品，像“信息大爆炸”一样在画面里冲

撞，画面似是因此产生了一些撕裂感。

陈鋆尧说，他并不想强调这些参展艺术家的年纪，虽然他们都是90后乃至95后生人，但这不是重

点，“只是这些艺术家包括我在内，恰好生在了这个时代，一同见证和遭遇了这个时期所发生的

事情。”

陈鋆尧也是“跨级社区”中的一员。他出生于山东淄博，本科在北京学习，研究生又去英国读策

展，毕业后曾短暂在伦敦的美术馆工作过半年，2020年回国定居上海。近30年内，2国4城的生

活经历，让他不自觉将目光投射到和他相似的这群人中。

油罐艺术中心的负责人乔丹也曾在芝加哥生活学习，毕业后回到上海，她最直观地感受就是，大

家都在面临着不同的挑战，“首先你背井离乡，一开始都是不那么熟悉的环境，会有很痛苦的阶

段。”



在乔丹看来，2020年后，大家心情上似乎都有一个转变——更在意自己的内部需求了。孙萌是她

的同学，乔丹见证了她创作在情绪上的转变，从早期的“劲儿”，到如今更抒情式的表达。

陈鋆尧也说，“我们出生在全球化浪潮的过程中，见证了快速的全球化发展、信息技术快速普

及。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这个过程中的受益者，享受了时代发展的一些红利。但随之也带来了一

些问题——当我们刚刚毕业，作为艺术家或艺术从业者，面临了前所未见的一些情况，譬如局部

地缘冲突，各种各样的文化问题，还有全球面临的一些危机。大家随着惯性一直快速前行，这几

年就像突然踩了一个刹车，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迷茫、不确定性，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

同经历。”

展览中有两副作品，画面里元素轻盈、卷曲，又似在移动。陈鋆尧说，这是王凯凡画的风滚草。

风滚草是一种入侵类植物，它会跟着风吹的方向，向有水源的地方不停滚动，在一个地方扎根，

汲取一些水分，然后又走向下一个地方。王凯凡说，“这也很像人的迁徙不是吗？”

王凯凡出生于内蒙古，高中毕业前往德国柏林学习，毕业后留在那工作生活至今。文化的疏离感

始终伴随着他。他的爷爷是山东人，因工作调动去了内蒙古，他和父母一辈都是在那成长的，呼

和浩特虽是移民城市，大多是汉族，但作为内蒙古的文化政治中心，不可避免地，蒙古文化从小

伴随着他。

但他始终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蒙古族人，也不会蒙古语，哪怕他对此很感兴趣，还偶尔将这

些元素融入创作。正如他现在身处于多元文化融合的柏林，在这里也生活了很多年，能用外语流

畅地和大家交流，在一些时刻，他仍然会产生一些疏离感。

“其实平时不会有太深的感触，但在某些节点，自己需要被归类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永远是一个

外来群体。譬如我要申请一个奖项，填写身份国籍的时候。”

但王凯凡坦言，自己现在挺自洽的。在柏林多年，他也曾迷茫过，“以前是对生活和未来发展的

不确定，生活在海外，是一种无根的状态，文化上的无根，身份上的游离，不知道自己何去何

从，缺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但后面一些模糊的东西慢慢落定下来，就不太有这种迷茫了，还是

源于一种对自我的认识。”



去年年初，他做了一个过敏原测试，发现自己对柳絮、谷物、猫尾草等十几种物质过敏。医生要

他注射疫苗来抵抗这些过敏原，那一刻他突然觉得，注射疫苗就像身体接受了“外来因素”——疫

苗会为“伪装”，但很快被身体识别，最后达成和解。

“这个过程就很像我们这些外来群体，身体与所处的陌生环境，从对抗到识别，到最后和解的过

程。”

韩新宇也同样迷茫过。

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女孩，在纽约读了本科，2020年毕业后回国待了一段时间。2022年又去伦

敦读了研究生，今年夏天她刚毕业，打算继续留在伦敦，试着“闯一闯”。

在上海、纽约、伦敦这三个“超级城市”都有过生活经历的韩新宇认为，或许因为这些地方本就是

多元文化和种族相融的，她偶尔还是会有“异乡人”的感觉，并觉得似乎“人人都是异乡人”。

但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旁观者，身处异国的土地，她明白，自己不来自这里，这么多年她也不

时自问：我究竟是谁？我要做什么？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多年后她恍然，“我看到了自己的

好与坏，更立体完整地认识了自己。”

在作品里，韩新宇常常讨论城市与人群的疏离，一部分是她在陌生文化里感到的，另一部分是她

对城市里“情绪”的一些观察。

在纽约读书时，她经过一条地下水管爆裂的马路，水像喷泉一样不停喷洒，这样失控的场景下，

即便消防员围上了栏杆，但镂空的栏杆显然无法阻止水势；另一件作品《跃跃欲试》也有关冲动

与克制。在韩新宇的记忆中，碰碰车就是人们可以规定的区域内，短暂地释放自己的情感。

“我觉得这像是一种秩序的宣泄，城市里人人都熟知一些规则，但有些事情仍然无法阻挡。我想

把冲动和规则交织在一些，《井喷》这件作品更多是一种内心情感的释放，这也是我近期作品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

陈鋆尧说，全球化浪潮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很难去区分TA是哪国

的艺术家，原本的文化属性几乎被冲散。因此他不禁在想，人们所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否只

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松散的框架——当我们找不到对应位置时，就先一股脑把自己装进去？

“然后这些人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庞大、拥挤，甚至整体很迷茫的人群。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几

乎所有拥有非单一文化背景的艺术家都在讨论自我认同、个人身份定义、我来自哪、我是谁等问

题。”这也是“拥挤的人群”概念的由来，他们不再强调群体性认同，而是个体的价值。



在陈鋆尧观察下，人们似乎很少再去说谁是谁的老乡了。10年前或20年前，当人们在海外遇到一

个来自同乡的人，是一件非常让人激动的事情。但现在似乎很少见，因为大家发现自己“既不属

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

人们之间的相似性逐渐脱离地理边界，变成了一种更抽象的链接——一种基于精神上的亲近感，

这也是陈鋆尧试图在这次展览中特别去强调的。

“譬如我是e人，你是i人”，他用近两年非常火的mbti比喻道，“我和你的关联，更多建立在我们

共同认知的事情上，譬如表情包在互联网的传播，这个表情可能来源一个影视剧、社会流行热

点，甚至一个特别无厘头的梗，但我把表情包发给你的时候，哪怕我们拥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

处在不同的时区和情绪里，但这个表情包可以胜过一句很长的话，迅速和对方建立起共情。”

在志韦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符号、图像，它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或时代。但志韦并非

刻意用这些符号去进行意有所指的表达，“在我们成长的这一代，一出生就在接触网络，获取信

息非常方便，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体经验，某种程度人就像一种介质——我有很多奇奇怪怪

的reference，它们会在我的滤镜下重新整合，脱离原本的语境形成新的意象。”

志韦说，TA的作品其实和本人很像，不光是个体体验的表达，更像是一个TA看世界的滤镜，“我

不是在追求一个非常具体的事物或某一刻的情绪宣泄，我的创作更多是在表达一个状态、感

受。”

比起传统绘画中的痕迹创作，志韦更强调自己对材料的运用，TA常将纺织所需的蕾丝、布艺、扣

子等材料运用到作品中。乔丹曾拜访志韦的工作室，她十分震惊，“有很多材料，非常干净，TA

像个收纳狂一样，按颜色将布艺和纽扣进行分类，从TA的作品画面，其实也能感觉TA是一个非

常干净的人。”

聊至此，志韦不可避免地谈到自己的童年与成长，TA出生于北京，父母从事纺织行业。在十八岁

之前，他对性别的二元论没有疑惑，直到去英国读书后，才知道在二元论中间还有一个被承认的

模糊地带，在异国他乡，TA反而完成了对自己的认识与探索。

张敬琟是在英国感受到了自己和东方文化的深层连接。

尽管她的艺术教育全部是在西方的理论体系下完成的，她本科的毕业作品就体现了中国传统元

素，用偏抽象表现的方式对“鲤鱼跳龙门”进行了诠释。研究生阶段，她又以龙山文化时期的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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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陶鬲为灵感，进行了一系列创作。

这次展出的作品则是回国之后，基于古建筑聚落的平面布局而创作的。她说或许因为自己在北京

长大，对方位比较敏感，也对充满秩序感的规划格外熟悉。但在如此严谨的基础之上还能生发出

怎样的可能性，是她希望通过绘画探索的问题。

身处海外时，她并非想要刻意避开西方的绘画传统。“我们在学校的创作环境是非常自由的，但

当完全没有约束或引导的时候，反而会自然地寻找、挖掘属于你原始归宿里的那些东西。”


